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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Transcript - Chinese

接见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时的谈话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五日）

主席：来了多久了？

马利克·本·纳比（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团长，以下简称纳比）：已经八天了。

主席：听说最近你们签了一个文化合作协定。

纳比：签了两个协定。一个文化协定，一个电视广播协定。（注：该团在北京签订
了中阿文化合作协定一九六四年度执行计划及两国广播和电视合作协定）

主席：这次你们代表团有许多专家？这位（指一团员）是干什么工作的？（团长向
主席一一介绍代表团成员）我们很欢迎你们。中国人民对你们的来访是很高兴的。
你们的胜利是一个大好事。非洲有你们一个国家是打出来的。你们给非洲树立了一
面旗帜。这不仅是对非洲、对亚洲、对拉丁美洲都有很大影响。它指出一件事：很
弱的，很小的力量，比如军队，可以打败号称八十万人的帝国主义军队。那时看来
你们还没有八万人，大概只有三万人。现在好多法国人走了，有一百多万居民也走
了。是不是这样？

纳比：是的。

主席：学校里没有教师，医院里没有医生，没有工程师，两年以前，还是……纳比
：一年半以前。主席：现在好些了嘛。现在有些教员了嘛，有些医生了嘛，有些工
程师了嘛，工厂也可以开起来了，农庄也可以办起来了。看起来你们不是没有自己
的知识分子，你们这些人不是（知识分子）吗？不是有教授吗？有专家吗？这还只
是讲你们文化方面啰，没有讲经济方面，也没有讲医务方面。你们有些工作是不是
军队的人在做？

纳比：军队现在参加了大的工程和地方管理工作。

主席：我们也一样。我们的文化可能没有你们的高。

纳比：我们想正好相反。

主席：我们国家过去文盲很多。一百个人里有八十个不识字。我们的军队多数是由
受压迫的，没有多大文化的人组成的。他们打了十几年的仗，一面打仗，一面学习
文化，解放以后他们才有机会进学校。但是基础文化他们根本就没有学过。他们就
跟国民党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合作。国民党走，知识分子不跟他们走。工程师也不跟
他们走。他们说他们在大陆上带了二百万人走了，主要是军队。他们过去有几百万
军队，打到后来，带了三十万军队走了。现在听说大约有六十万人。蒋介石的军官
都是军事学校毕业的。我们的军官在军事学校里毕业的很少，只有个别的。大多数
的军官是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的。就是这支工人、农民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的
军队。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就是没有知识，就像法国的军官没有知识一样。（笑声）
那时候你们有一个总理，叫阿巴斯，和我谈过。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法国军队
也用我的打仗的书来教育法国军官，想消灭你们。

本·科比：（副团长，笑着点头称是）他（指拉齐兹）还写过这方面的。

主席：我跟阿巴斯说，法国军队是压迫人民的，是用不了我们的经验的。听说美国
的军队也用我们的材料教越南南方的反动军队打南越人民。因为我们的经验是人民
军队作战的经验，是人民军队积累起来的经验，归根到底，他们用不着。（对拉齐
兹）你写过些什么书？



拉齐兹：我写过一篇文章，讲法国军官想利用毛主席的著作来打我们的这个问题。
但是他们是为封建主来打人民，而主席的著作是教我们为了人民去打封建主。

主席：对的。结果法国没有打赢，你们胜利了嘛！比如中国，不是打败了帝国主义
和国内反动派吗？你们不是打败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吗？古巴不是打败了帝国
主义的走狗，胜利了吗？我们花了二十二年的时间打仗，你们花了七年时间，古巴
只花了三年时间。情况不同，所以有这样的区别。你们根据你们的情况，敌人的力
量，所以要花七年时间，古巴的情况只要三年。我们根据我们的情况花了二十二年
。有些账不能挂在敌人身上，要挂在自己身上。我们的党犯过很多错误，犯过右倾
机会主义的错误，犯过几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个是把南方根据地统通丢掉
，那不能怪蒋介石，只怪我们自己。统通丢掉，跑了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的路。跑到
北方，把南方根据地丢掉。军队由三十万人减少到两万人。这时我说，这个时候我
们的事情好办了，舒服了。这样就可以总结经验了。这两万军队后来和日本帝国主
义打了八年，又发展到一百几十万，根据地人口发展到一万万，党员由几万发展到
几百万。你们到中国来研究，要研究这一段历史，要研究我们失败，犯错误这方面
。你们还没有研究过吧？

纳比：主席先生，我们到中国来，将从中国领导人的意见中吸取教益。他们领导中
国人民进行了四十年的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但最能打动我们的是中国的成就，
而不是失败。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由于在主席的领导下，建立了坚强的政治机构。
我们这几天看到了政治机构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先到了广州，现在又到了长
沙，当然，我们的旅程不是完全按照历史顺序的。

既然主席先生提到了我们同胞阿巴斯，我想用我和我的同志的名义说明一下。阿巴
斯是属于你们称之为买办阶级的那个阶级。以本·贝拉为首的领导集团正在清除其
错误。我们正在按照主席刚才讲的革命传统这样做。

主席：他现在不干了，不跟你们合作了。

纳比：我们不仅希望改进我们的政治机构，而且特别要改进我们的思想方法。

主席：这个好。

纳比：我想我不必花太多的时间来讲法国殖民主义离开阿尔及利亚的局势。因为上
次和周恩来总理讲话时已经谈过了。周总理还告诉我们毛主席讲话的习惯是短的。
我们把毛主席说话的这种规则，看成我们自己的规则。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主席
充分了解当时的局势。

主席：他们都走了更好。你们那里更干净。在一张白纸上更好写字画画。你们的负
担更少。你们重新干起，白手起家。帝国主义做过的事，资本主义做过的事，我们
人民也能做到。我就不相信就只有欧洲或北美、日本的资本家才能做到。第一条，
我们人多，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总是占多数。第二，在这些人里头，总有比较好的领
导者和干部，他们不会的可以学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你们看，你们克服了法国
八十万军队的困难，难道现在在经济方面、文化方面、政治方面遇到的困难不能克
服吗？我提到政治方面，是因为还有反对你们的，也有要推翻你们的人，有没有？

纳比：在我国的周围有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国内有新老殖民主义的仆从，他们反
对我们新型的民主和自由。

主席：国内没有吗？

纳比：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他们扶植一些资产阶级，用来压迫人民。这些资产阶
级就成了当地的官僚阶层。他们想要实行对人民的控制。这批资产阶级是殖民主义
一手制造的。



其中一部分，在经济方面曾占据过重要的位置。这一部分人就是右派分子，是来自
右的方面的反动；还有一种是来自"左"的方面的反动。这是些自称有进步思想--共
产主义思想的人；实际上是托派。阿共就是这一派。正如您所知道的，阿共是受法
共领导的。

主席：你们的共产党老是埋怨我们不跟他们说话，说他们没有政治地位。我们说：
"你们名为共产党。革命嘛，你们不参加，你们反对，等到后来革命有点希望了，
你们又说要参加，那时已经晚了。"所以你们的共产党和我们谈不来。（笑声）我
们和你们谈得来。这有点和古巴相似。

纳比：感谢主席对我们的健康力量表示的信任。我的同志们和我，会把这一点转告
我国的革命者。

主席：你们把阿巴斯，还有贝勒卡塞姆清洗掉是有道理的。那些人不行了。所以要
靠你们，靠你们的党。听说，民族解放阵线最近要开大会？

纳比：本月十六日开。

主席：那你们什么时候回去？

纳比：二十一日。

主席：今天十五号，还有四、五天。你们怎么安排？上海还去不去？

纳比：我们等丁××先生解决这个问题。

主席：（对丁××）时间不多嘛，要看他们的方便，少走几个地方也可以，不要搞
得太疲劳。（转向团长）你们是从广州来的，还是从北方来的？

团长：我们是从香港到广州之后去北京的。

主席：少看一点也可以。纳比：我们对知识的渴求是很高的。在中国作一次旅行要
花很多时间，我们当中许多人不一定有机会再来，所以要尽可能多带一点收获回去
。

主席：看中国要看两方面，就是成功的方面和缺点，错误的方面。不了解这方面也
就不了解那方面。正如你们也有这两方面一样。你们是经过曲折道路走过来的。为
什么阿巴斯、贝勒卡塞姆跟不上了呢？

纳比：这是因为--这也是中国之行给我们最大的教育--我国的革命运动所处的条件
不一样，虽然有政治上的准备，但缺乏思想基础。我们在中国长沙了解到。三十多
年来，毛泽东主席最关心的是培养干部，是建立能够产生革命思想的中心。

主席：你们现在进行对人的教育，思想教育，看来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也是这样。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有比较充分的准备的，是有几十年经验的。在人民中间，在党
内，在干部中间，什么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什么叫买办资产阶级，是比较清楚
的。怎样对付它们的政策，也是比较清楚的。但是也经过曲折，犯过错误。至于怎
样搞社会主义，就不清楚了。所以现在要重新对老干部、新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胜利了十四年，我们又重新抓起了社会主义教育。我们自己不懂，怎么教育别人
呢，现在情况好了一些。

纳比：至于我国的革命形势，我还想补充一点：我国的革命思想是自发形成的，是
在青年中自发形成的。列宁讲过"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这对我国的革命思想是可
以适用的，是和我国革命思想吻合的。就是说，我们经历过幼稚病的阶段。



主席：我们也犯过幼稚病，犯过三次之多。最后一次把我们南方根据地丢掉了，还
跑了一万多公里，就是长征。那时我们叫"教条主义"。就是不根据中国实际，专门
抄书本，抄教条，抄外国的经验。我们也有过几次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拿现在的
话就叫修正主义。那是从资产阶级来的思想。你们将来再把我们的这段历史研究一
下，也不要很多时间，个把星期就够了。（对周××）你们也可以跟他们谈话。你
们参加没参加反陈独秀、王明的斗争？

周××：（以下简称周）：反陈独秀时我们正是个娃娃，是个小鬼，反王明的后期
倒是参加了。

主席：第一任总书记是陈独秀，这个人后来是托派。后来好几届书记也都不行。所
以跟你们也差不多。我们这个党也不是顺畅走过来的，是经过艰难困苦过来的。现
在在我们党内也不是什么都是好的。有许多党员挂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新的资产
阶级分子。有许多干部也是这样。我劝你们要了解这方面，可能对你们会有用处。

纳比：我和我的同志们相信，主席先生讲的意见是真理。因为您领导了二十世纪最
伟大的革命。正是您讲的这些黑暗势力，足以摧毁革命事业。在我们这里，（还不
止是阿尔及利亚，而是在整个阿拉伯集团）没有建立起监督的标准，来识别表面上
革命，实际上可能把革命毁掉的分子。我讲这个话，并不是以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
团团长的身分，而是以作家的身分讲的。

主席：你是位作家，有什么著作？

周：他有十五本着作。

主席：那方面的？

周：政治方面的多一些，其中有一本叫《亚非主义》。

主席：噢。

纳比：谈到《亚非主义》这本书，我正想说明一下。因为不知道主席今晚就接见，
所以把书放在宾馆，没能带来。对我个人来说，来中国的目的几乎就是为了要把这
本书送给主席。为了弥补这个不凑巧的情况，现在我是否可以回去拿？

主席：可以吧。（对周）他们明天在这里吗？

周：（对团长）可由我转交。明天去韶山，主席的旧居。

纳比：对于我和我的同志们来说，能到主席旧居，这将是访华之行的光辉顶点。

主席：那个地方，解放后我只去过一次。离开三十几年了。过去不是我不愿去，而
是国民党不让我去。（笑声）

纳比：我们在中国很幸运，能够看到中国革命各个阶段。首先在广州看到了农民运
动讲习所。后来在北京我们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在那里，看了长征的经过。听说你
们把长征称作英雄--在这里，英雄是指事，而不是指人了。在我们离开博物馆时，
发现门口处写了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决定革命形势的是人，而不是武器。同时，
还看到林彪讲的一句类似的话。

主席：就是人干出来的嘛！开始我们一件武器都没有，现在有了政权，可以自己开
工厂了。制造武器的是人，使用武器的也是人，夺取武器还是人。你们现在尚未达
到制造武器的阶段，但是有修理武器的工厂。这些工厂以后可以变成制造厂。可以
从轻武器入手，一直发展到制造重炮、坦克。你们一定会发展到那个阶段的。我就



不相信，只有法国人能制造大炮，阿尔及利亚人民不能制造。法国人积累了二百年
经验，你们只几年。你们会比法国人快。法国有四千万人口，你们有一千多万。但
是，为什么你们一千多万人口的国家打败了四千多万人口的法国呢？所以你们是很
有希望的。

我跟你们的谈话和对法国议员代表团讲的就不同。我就不对他们讲什么我们过去犯
的错误。现在还犯的错误就更不讲了。（笑声、掌声）因为我们希望你们如实了解
中国情况，不要只了解片面的。法国资产阶级代表，他们不愿意听这一套。讲革命
经验对他们无益。他们是反对革命的，和他们讲干什么呢？你们是革命党，我见了
革命党，就介绍两方面的经验。我只对你们讲。对别国的革命党也讲，但不包括你
们的共产党。他们不会来，来了我们也不讲这一套。

纳比：因为阿共是多列士的门徒，而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的学生。这个区别很大。

主席：跟法国共产党我们也讲不来。他们也没有代表团来。现在共产党不一致，有
点小矛盾，不大也不小。这是很自然的。比如（我们）和你们的党（指阿共）怎么
能谈得来呢？再如法共，他们天天反对我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又说我们是托洛
茨基主义。你们现在和我这个托洛茨基主义谈话，（笑声）跟我这个教条主义谈话
。（笑声）他们只是不说我们是修正主义。

怎么样，你们还有什么意见要谈吗？

纳比：刚才我讲到，我们关切中国革命各个阶段的发展，现在它已发展到了人民公
社的阶段。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措施。我们也知道，这引起了某些共产党的批评。
但我们相信，这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好的"王牌"。

主席：可能是，但还要看。现在还在试验过程中，最后的结论是以后的事情。有些
共产党反对我们的措施。说我们不行了。这跟帝国主义一样。帝国主义也反对我们
人民公社这一套。帝国主义反对，法共他们也反对。可能有些好处也说不一定。要
不然，假如一点好处也没有，那他们为什么反对呢？只好欢迎了。这就是说，我们
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你们的共产党是不准备搞真正的社会主义
的。

我们也不忙做结论。究竟是人民公社崩溃，还是发展？要再看。前一阵子，帝国主
义说中国政府要崩溃，现在又不大讲了。看样子中国还没有崩溃。我这个人倒是会
崩溃的，快要见马克思了。我们的医生就是不能保证我还能活几年。这是客观规律
，人总是要灭亡的。是辩证法。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但是一个人灭亡，一群人灭
亡，并不等于一个国家灭亡。现在马克思不在了嘛，恩格斯不在了嘛，后来又有了
列宁、斯大林。现在这二位也不在了嘛。世界就灭亡了吗？不但没有灭亡，还更加
发展了。中国革命胜利了，你们的革命胜利了。古巴的革命胜利了。这就是规律。
（对团长）你多大年纪了？

纳比：五十九岁。

主席：还年青嘛。（对副团长）你多大了？

本·科比：三十一岁。

主席：我们总还能活几年。你们活的更长些。

本·科比：我们衷心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尽可能的长寿。

主席：说"尽可能的长寿"，这话好。只可以尽可能活得长一点，不可能不死。中国
历史上还没那回事。



你们回去后，请代我问候你们总统，说我祝福他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克服困难，
向前发展。

纳比：主席先生，非常感谢您接见了我们。您牺牲了您的时间，本来您还有极其重
要的工作。我想向您表达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敬意。是您领导了中国伟大的革命事业
。我想表示的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有发自内心的友好感情，他们有共同的敌
人，就是殖民主义。他们的斗争所处的条件，也几乎是一样的。我们知道你们是夺
取了敌人的武器战胜了敌人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也是从法国军队手里夺取了武器打
垮法国军队的。我们要向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敬意。

主席：要向你们国家的人民表示敬意，向你们国家的领导人表示敬意。你们的本·
贝拉总统的全名怎么写？（翻译用纸条写好，主席阅毕收存。）

纳比：谢谢您，再一次向您表示衷心的敬意。感谢您的热情接待。

主席：谢谢。再见。

（主席同全体外宾合影留念）


